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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烟雨朦胧，娇嫩的胭脂花在春露的柔情下兀自窈窕，水雾中

几丛低矮的灌林旋转般绽出玫瑰花苞样的鲜翠，碧色湿润地衬映樱桃

花粉白的晕红，那一树的星星开满着多情的烂漫。

◎王雨葭

春天正是读书天

开始是猛烈的轰炸,我
脑袋内却是一片嗡嗡嗡的杂
声，在一片火光闪过后，我啥
也听不见。

我看见冲锋的人在一片
血光里倒下，楼房在垮塌，碎
片与瓦砾就压在我身上。我
们冲锋的腾冲英国使馆楼还
熊一样立着，墙壁像生铁铸
在那里，炸药包与手榴弹成
片地在它身上炸开又熄灭。
里面的日本人也把机枪子弹
和迫击炮弹成片地泼了出
来。我记得，我们连二百多
人，现在大多躺在了这片焦
土上了，血浸湿了我的衣服
又干涸成了硬壳。

连长用大刀背敲敲我的
后脑勺，说还没死吧，给老子
爬起来。又该冲锋了。

我抬起头，他变成了一
团火，在我眼前一闪就成了
烟雾……

我耳朵里又能听见声音
了，是水一样流淌的声音，还
有石头掉在树叶上又滚落到
石板上的声音。我摇摇头，眼
前的硝烟与火光熄灭了，我
回到了冰冷的石洞里。

声音在响，很美很舒缓。
我看清了，达瓦坐在那台不
知从哪儿变出来的黑钢琴
前，手指在琴键上滑动，声音
就从那儿流淌出来。琴声像
轻缓流淌的河水，又你有人
在对一片青草轻轻地抚摸。
琴声把我慢慢地从梦里唤醒
过来，血肉横飞的战场渐渐
飘远了。

达瓦看着我笑得很甜，
没说话，只把柔软的琴声朝
我身上泼。我却忍不住狠命
地咳嗽起来，鼻腔内全是硝
烟与尘土的味。

老阿洼不知从哪里出来
的，他站在达瓦身后，拍拍她
的背，琴声停下了。他看看
我，说你身上的还疼痛吗？

我说：“好多了。骨头有
些冷。”

他哈地笑出了声，说：
“骨头知道冷了，你快好利索
了。不过，你心里还有伤，伤
不愈，大热的太阳都会在你
心里压上一片阴云。伤，还得
好好治。”

我沉默了，托着下巴看
着火炉里飘动的火焰，眼心
里很烫。我能坐得住么？那
么多的人在浴血奋战，在与
日本人博斗，我却在这儿，
在一个谁也找不到地方静
坐疗养。

老阿洼走过来，把一碗
热茶放在我手上，眼内闪动
着慈爱的光。他说：“再过几
天吧，你好利索了，我会把你
送回去的。”他低下头，火炭
烤红了的脸对着我，笑了一
下说：“我可不想打仗，也不
想看到人杀人。”

我嗯了一声，把心里的
不愉快咽了回去。我知道这
个时候，我冰冷的是骨头，
血却是热的。杀敌卫国的愿
望还很强烈，我如果回去，
还会拿起枪冲在杀敌战场
上的。

老阿洼说，你能活过来，
站起来，就很不容易了。你还
年轻，那么长的路还得走，我
可不想让我救的人，再一次
躺下来。

他叫达瓦把钢琴收了
回去，我知道，他与我又得
观看冰墙上与风雪抗争的
部落了。

一个为生存抗争的部
落，与一个为生存战斗的民
族，在这个世界的两个空间
里拴在了一起。看着冰墙上
的画面，我想，我一个死过的
人，再掉入险恶的境地也不
会有任何恐惧了。

还是风雪,刮得冰墙都
在哗啦啦抖动。遥远处火光
渐渐拉近，我看清了一张熟
睡的脸。脸很粗糙，高高的鼻

梁上有冻裂的口子。眼睫毛
上都是雪粉。

双眼猛地睁开，似乎在
看我，又瞧向了别处……

哦，是洛尔丹醒来了。
他抬头就看见了那头苍

老的，骨瘦如材的狼。
那时，雪花在微弱的晨

风中飘飘洒洒，编织着细细
密密的灰网。快熄尽的篝火
吐出一丝冰冷的烟雾，又融
进更深更浓的雪雾里。

洛尔丹在吐出一团咸涩
的浓痰时，看见了那头狼。

这头胆大的畜牲竟然蹲
到了篝火上，高翘起浓大的
尾巴，一对浑黄的眼珠看着
洛尔丹，嘴一张，长长的涎水
滴了下来。

洛尔丹激怒了，捏着雪
团，咬牙切齿地说：“老子
还没死呢，你就想来啃骨
头了！”

他扔出了雪团，砸在了
老狼的脑袋上。狼惊愣了一
下，缩缩头，跳起来朝坡下跑
去。翻上一个雪坡时，它回头
狠狠看了洛尔丹一眼，就消
失在雪坡背后。

想起死后，还要让这样
卑鄙的野物啃吃骨头，洛尔
丹就伤心死了。他狠狠咒骂
了一声，笼起皮袍盖住大半
张脸。

“你在说谁？”索琼在皮
袍内动了动，爬起来，乱蓬蓬
的头发上沾满了霜粉，双眼
有些红肿。

“我在咒骂那个把我们
引向这片死亡雪地的瘸鬼。”

“别怪他。他也是为了部
落好。”

索琼坐起来，望着漫天
的雪，心内寒透了。

“如果部落真的毁在了
这片雪地，我要把他剁成一
百二十快，然后一块一块扔
给这些恶心的野狼。”

“你……别怪他了。”索
琼低下头，从怀里掏出围巾
包在头上。她很伤心，对着这
茫茫苍苍无边无际的雪野，
她早已哭不出来了。她活动
一下冻僵的手脚，又在雪地
上刨出一些枯树枝，架起火
堆，在升腾着甜丝丝的烟雾
中，鼓足腮帮拼命吹着。火焰
升起来时，她干涩的眼睛让
晶亮的泪珠填满了。

洛尔丹懒懒缩着身子，
不想说什么了，也懒得动一
动。火烤得眼皮辣呼呼的。他
默默地看着索琼把水烤开，
毛毡烤热，糌粑汤熬好，双手
捧到他的面前。他眯上眼睛，
懒得动一动。

“吃吧，吃了东西好赶
路。”索琼双眼又红了，脸上
透出了一层霜色。

洛尔丹端起碗，稀稀喝
喝吃干净，又捧着木碗看着
越来越浓的雾，眼里透着一
片冰凉。

“今天还会下雪的。”洛
尔丹有些伤心，捂住嘴巴拼
命地咳嗽。

“下雪也要走。”
索琼把东西收拾好，把

一小撮糌粑揽进麋皮口袋里
拴好，揣进皮怀内。她把烤热
的毛毡裹在洛尔丹身上，皮
绳套好。望着远处，伸手拨开
脸颊上的一绺乱草似的头
发，抿嘴笑笑，说：“下雪也要
走。我不想躺在这里等死。”

“那就死吧。”洛尔丹懒
懒地眯上了眼睛，他感觉到
了身子在缓缓移动，耳旁有
风磨擦的哧哧声。

索琼拖着睡在毡片中的
男人，踩着深深的雪窝，朝坡
下走去。她觉得自己拖的是
一座沉重的山，每迈一步都
得憋足了劲，浑身的血都一
起朝头顶涌。她咬紧牙齿闭
上眼睛坚持着，沉重的毡包
缓缓朝坡下滑去。

（未完待续）

二月的早春，读书是最好不过的了。
有时是一个温情的暖天，带着春时所特有的明媚

气息，枝枝桃卉在浅金色的阳光中，把那一树娇羞的
晕红笑得多情而烂漫。

抑或是一个凉薄的雨天，把整座城市里的悲伤和
孤单都洗涤殆尽，只剩下空气里柔软的潮湿味道，一
场滴嗒嗒的春雨犹如清新的水雾，就那样朦胧地罩在
心头。

在这样如梦似幻的季节里读书，简直就像一首绮
丽的小诗，字里行间分明都是欢喜的。

春天正是读书天。
这个春季童话般美丽，让我们带上自由的思绪，

于书中给自己的心灵来一次不问前方的旅行。
在这无限生机的春天里，我愿化作这绿意盎然中

的万千一朵，作一株优雅的白玉兰。青涩的我在这自
己人生的春天里，生命的春天里，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鲜洁的心、更是充满希望的心！携上期冀的行李，我在
书中寻觅诗歌漫漫。伴着无数书页被翻过的沙哑嗓
音，我仿佛看见自己的生命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在
这万物复苏的春季，我读过的那些文字，那些馨香的

油墨镌刻在了我的心上，那份学习后的感动早已烙印
进了我的灵魂。

那些在书房的日子，那每一秒从读书中获得的巨
大欣喜和幸福，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惊讶，再怀着近
乎朝圣般的虔诚去感激拥有。

有那样的一刻，每当你双手合上那本你已领悟的
思考，你仿佛看见了自己在这个春季的生长。

我朦胧地痴想着，恍然间自己似在知识的甘露，
思考的阳光，精神的沃土中迅疾地生长，那些枝叶间
的绿映生辉，花朵间的色纯如雪，瓣蕊间的香气四溢，
无不在感蒙着读书的厚重恩泽……一株正处于人生
春季的白玉兰，就那样的学识的滋润中娴静而又安然
地完美绽放。

春天正是读书天。如此妙不可言之事，怎个益处
多矣，何乐而不为呢？毋问思，读书方为至佳。

年少的我，在读书中沉默着、绚烂着、成长着。亲
爱的自己，你正处于人生的春季，你应弃之繁华，用素
书装点出淳朴的生命。我愿在这恬淡的安宁中，绽放
出散发着学识芬芒的、一朵淡雅的白玉兰。

二月的早春，我愿在这油墨的馨香中寻觅诗歌

漫漫。
看那烟雨朦胧，娇嫩的胭脂花在春露的柔情下兀

自窈窕，水雾中几丛低矮的灌林旋转般绽出玫瑰花苞
样的鲜翠，碧色湿润地衬映樱桃花粉白的晕红，那一
树的星星开满着多情的烂漫。

似这般的如梦似幻的春，若再是读上几首绮丽的
小诗，却不更为怡情舒愉？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诗人李煜却是这样的怜春，因了这春光短暂，惹人不
禁惋泪。……如此这般，若是不抓紧着绚烂的时节勤
恳读书，莫不是可惜了也！

都道是春光无限好，殊不知这可违了一位诗家之
言：“劝君莫惜金镂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这春色
美极而盎然生机，不正如我等少年的人生之春、生命
之春吗！……春天正是读书天，“青春须早为，岂能长
少年！”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在这春
光烂漫中，拔节的不只是小草，还有我们的梦想。”朋
友，春色稍纵即逝，劝君须惜时如金，捧几本素书于
手，弃之那过眼繁华。……春天，真个是读书天啊！

近日，在京城小住的我，从故乡的一位老师口中
得知，我早年启蒙求知的母校——泸定桥小学（原建
设小学）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华诞，由此引起我一
段遥远但却依然温馨亲切的记忆。

五十多年前，即1958至1964年，我在泸定桥小
学度过六年难忘的时光，从一个蒙昧无知的儿童到初
晓人事的少年。时隔半个世纪，许多事情因年代久远
早已忘记，但一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事依然留在心底，
间或想起。当时的学校十分简陋，校舍以旧时的川主
庙为主体，学校集会就在庙堂大殿前的小坝子里。那
时的学校设施、校园环境与今天泸定桥小学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比比皆是的现代化、信息化的教学设施
以及五彩缤纷充满浓郁文化氛围的靓丽校园相比，判
若两个天地，仿佛不属于同一个社会。而且，我们读小
学的那几年，正是我国困难时期，连肚子都吃不饱，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从来就没有嫌弃母校的简陋，也
没有感到生活有多么苦。那时的同学之间，觉得都差
不多，几乎没有贫富贵贱、相互攀比的风气。当时的学
习压力不大，不像今天的学习竞争那么激烈，但在我
们幼小的心灵里，依然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和对美好未
来的憧憬与期盼。

记得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组织我们到泸
定五里沟上方九叉树春游。那里曾是红军与国民党军
队战斗过的地方。据说1936年，在泸定岚安乡建立苏
维埃政权的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力图突破国民党军
的 马鞍山防线向东发展，受阻于九叉树，牺牲了很多
红军。我站在山岗上，缅怀红军的英勇与壮烈，俯瞰山
下谷底蜿蜒南下、奔腾不息的大渡河水和沿河而上同
样曲曲弯弯的川藏公路，犹如一条绿色和一条黄色的
飘带顺山势走向伸向远方。忆史看景，不禁浮想联翩，
思绪涌动，回家后写了一篇春游的作文。后来在一次
全校学生集会上，当时的学校教导主任刘玉辉老师声

情并茂地将我的作文作为一篇范文向同学们朗读。这
对我是莫大的鞭策与鼓励。如果说后来我热爱文学，
并且在甘孜州教育界有点文学声誉，追根溯源，我的
文学情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
中国第一代乒乓国手为国争光的时候。那时举国掀起
一股乒乓热，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开始喜欢上打乒乓
球，并由此成为相伴我人生的情趣与爱好，带给我许
多欢乐和启迪。记得1975年，四川省乒乓球队到甘孜
州巡回表演，并与当地乒乓球爱好者举行一局取胜制
的友谊赛，想不到我竟意外的胜了省队的一名队员。
虽然纯属偶然，但也成为我乒乓生涯里一件值得自豪
的事情。

泸定桥小学建于1906年，历经清末、民国和共和
国三个时期而长盛不衰，得益于一批又一批辛勤育
人、无私奉献的老师。六年的小学时光，许多老师的音
容笑貌，至今犹记心上。汪兴楼老师是教我的第一个
班主任，早已内调重庆。后来的两位班主任程明德老
师和王顺成老师都已谢世，但他们的教诲之恩让我终
身受益、永世难忘。还有当时风华正茂，充满朝气的罗
锦珍、田永谷、胡会乐、范良仲、李风仙等老师，现在都
已到了古稀之年。多年没有联系，不知他们近况如何，
借此机会，衷心祝愿健在的老师们健康长寿！

小学教育是一个人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小学
教育的质量关系到人一生的成长。古人云：“九层之
台，始于壨土”；今人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一个人
无论他发展得多高，走得有多远，取得多大的人生成
就，追根溯源，他最早的智力开发，最早的知识获取
都是从小学阶段开始的。记得小学时候，在老师的教
导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升学考试获
得全县第一名。升入初中一年半，“文革”动乱就开始
了，学业终止。后来上山下乡，推荐上中师，读了一年

半就成了一名小学教师。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
年，参加第二批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当时参考的有不
少高中生，我竟然夺得了全县文科第一名，顺利考入
大学学习深造，实现了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不能不说
是泸定桥小学六年的培养给我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知
识基础。

后来，我的两个女儿也先后就读泸定桥小学，特
别是二女曾婷婷有幸受教于敬业乐教、像妈妈一样关
心呵护学生的李德芳老师。在她的循循善诱、启发鼓
励下，我的女儿从一个害羞腼腆的女孩逐渐成长为一
名勤奋向上、品学兼优的学生，并在中学阶段也一直
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初中升学考试夺得甘孜州
第一名。2003年参加高考，不仅夺得全州理科状元，而
且成为甘孜州自解放以来第一名本地培养考入北京
大学的学生。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归功于初中尤其
是高中老师的培养，但追寻她成长的轨迹，泸定桥小
学老师六年的教育，一样功不可没。

我和我女儿成长的切身感受，都充分说明了小
学教育对人一生成长的重要作用。小学阶段是人生
奋斗竞争的起跑线，切记不能等闲视之。中国近代思
想家、文学家梁启超曾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寄语今天正在泸定桥小
学就读的小朋友们，你们是家庭的希望，更是国家和
民族的未来，再过二十年，你们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中坚力量，
并且在你们这一代的接力奋斗中，把伟大的“中国
梦”变成现实。因此，你们要倍加珍惜金色的童年与
少年时代，切莫虚度小学的六年时光。要像古人所
言：“人生有志须早为，自古英雄出少年”，从小立志，
发奋学习，为今后的人生发展开好端、起好步，将来
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一个能为社会和国家作出
大的贡献的人。

遥远的记忆
◎曾清文


